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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昆与我巧遇变性人

京白中带南味的新象坡华语

新加坡 是 一 个小巧玲珑
、

精雕细琢的花国国

家
。

国土和人口都不及我国的一个中等城市
。

这里百

分之七十五是华人
，

其余是马来人和印度人
。

” ��

年
，

我作为中国艺术家小组成员访向新加坡时
，

仿

佛是����另一个华人社会来做客
。

我们出访的时侯正

碰上这里正在掀起推户华语运动
‘

既然新加坡的华人占绝大多数
，

为什么还要推

户华语呢� 折加坡是东南亚重要港口
，

由子对外贸

易和国民经济的飞逮发展
�

也由午我们国家连年运

动而闭关锁国
，

使新加坡的英语教有日益兴盛
，

几

乎要挤掉华语学校了
。

懂中文
、

会华语的年轻人越

来越少
，

而
‘

香蕉人
”
�皮肤虽是黄色

，

却全盘接

受西方白色文化�越来越多
�

近几年
，
我国的对外

开放政策使这个号称亚洲
“
四小龙

办
之一的国家又

惊又喜
，

惊的是中国地大物博
，

有无穷尽的廉价劳

动力
，

对新加玻的经济是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
。

喜

的是新加坡作为与中国同文
，
同种

、
同语言的唯一

的国家
，

对华贸易有得天独厚的优势
。

所以新加坡

政府掀起了推广华语运动
，

号召青年入学华语
、

学

汉字
，

商店
、

路边到处张贴着
，
我会讲华语

“
的横

标
，

欢迎人们用华语交谈
。

新加坡的华人社会构成又很复杂
，

以福建
、

户东

人居多
，

虽说都是华语
，

却又五花八门
，

各不相通
，

所

以
，

新加坡政府推广的是以普通话为基准的华语
。

而

且新加坡的中文
，

是使用我国颁布的简化字
，

因此从

语言
、

文字来说
，

新加坡比香港
、

澳门
、

台湾更容

易使人亲近
。

听新加坡人讲普通话
，

就象是听兰十

年代中国电影中的对白
，

软语轻声
，

京白中带点南

味
�

新加坡政府发现
，

观
、

演话剧是推广华语最亲

切而有效的方法
，

而相声又是推户华语最余切
、

最受

欢迎的方法
。

所以一些业余的
、

半业余 的 话 剧 团

体 �新加坡尚没有一个专业话剧团�十分活跃
，

而

话剧演员又多从事格声演出
，

新加坡有全国相声比

赛
，

还有全国中学生相声比赛
，

吴 钢

演戏的蓝钦然先生和他的大福当

说到新加坡的相声
，

不能不说到新加坡一位兼
·

演相声
、

话剧
、

电视的演员蓝钦然先生
，
蓝先生肠岁

，

讲一口标准普通话
。

他在
“
文革

”

中到过中国
，

还

把
“

文革
”

中的一套照搬到新加坡
，

搞游行示威
�

遭到政府的警告
。

现在他演话剧
，

说相 声
，

编 相

声
，

是召绝剧圈里的活跃人物
，

在访问新加坡的艺术

家小组中
，

我与姜昆最年轻
，

又有共同的专业 爱

好
，

自然也就和年龄相仿的小蓝成了朋友
‘
小蓝祖

上传下一份家业
，

是一家典型的中口式的当铺
，

名

叫大福当
，

在新加坡也是老字号了
�

据说世界各地包括美国
、

英国
，

法国等发达的

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当铺
。

特别是在经济危机�百业

不兴的年代
，

当铺业却能独撑危局
，

应时而发达
。

大福当从建筑风格和内部装修上看
，

都保持了中国

的传统风貌
，

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
，

典押品都

是贵重的金银首饰
、

名牌表笔
、

钻石珠全等物
�

价

值低廉的物品一律不收
，

当铺的柜台上都装有铁姗

栏
，

顶棚也是铁栅栏
，

老板可以从二楼望到下面的

店堂
，

以便随时了解经营状况和安全情况
�

据说前

些时候有家当铺遭到歹徒抢劫
，

店员舞不舍 命相

拼
，

只异虑张声势
，

呐喊报警
，

因为当铺都有巨额

保险
，

反正事后有保险公司来赔偿损失
�

千娇百媚的
“

人妖
”
使人大开眼界

我和姜昆正在后店与小蓝叙谈
。

见店堂走进一

位盛装的印度妇女
，

生得浓丽丰满
，

千娇百媚
�

小蓝

低声告诉我们说
。 “

这是个老公
、

是太监
、

是
·

一
”

说了半夭我介付听明白
，

这就是所谓的
“
人妖

� 。

�

人妖
”
是新加坡色情行业的一种典型现象

， ‘

是男

人或夭生呈女相的男人用手术方法或服用药物改变

自己的生理特征
，

把自己变成
“
女人

， 。

这种手术

和药物价格昂贵
，

甚室还要远涉重洋到国外去求助

医界高手
。

经过改造的这些
“
男人

”

会有高耸的乳

峰
、

修长的双腿和细腻的肌肤
，

再加上新潮发型和

化妆品的映衬
，

比真正的女六
、

还具性感
，

新加坡是



世界若名的自由港口
，

往来停靠的船只很多
。

因为

船员多喜欢搞同性恋
，

所以为船员
“
服务

”
的

“
人

妖
’
也就应运而生

，

过去一直生意极旺
。

近年由于

爱滋病流行 会世界的色情行业都不景气
，

所以这

位印度
“
人沃

”

到小蓝的大福当来典当也就不足为

奇了
。

小蓝和池十分熟识
，

我们也凑和过去与之交

谈
�

这位
“

人妖
”

性情十分和善
�

我们提出要给他

�她�拍照
，

他 �她�爽口答应
，

毫不推辞
，

熟练

地摆好姿势让我们拍
�

要不是小蓝说破
，

我们怎么

也不信他是
“
男

”
的

，

只是讲话时他的声音很粗
，

因为声带喉结至今还不能动手术
，

在小蓝的当铺门前
，

我们又碰到一位
“
人妖

” 。

他正一步三扭
，

招摇过市
。

我们提出给他拍照
�

池

很高兴
，

甚至跑进厕听 �不知他进的是男厕还是女

厕�换了一条超短裙出来
，

摆出各种姿势 让我 们

拍
�

新加坡路边的快速冲印店很多
，

一会儿照片就

出来了
，

我们送他一张
�

他 接 过 照 片
，

一声
“

拜

拜
， ”

嫣然一笑
，

轻扭柳腰
，

飘然而去
。

当铺大都设在都市中不大光彩的地方
，

顾客也

是鱼龙混杂
，

各色人等俱全
。

小蓝的大福当后面就

是红灯区
�

我和姜昆随小蓝出来
，

经过这条小巷时

就闻到空气中的污浊气味
。

妓女们倚门卖俏
，

搔首

弄姿
，

大概是爱滋病和性病泛滥
，

缥客说减
，

妓女

们按捺不住
，

见有游人就急着往里拉客
� “

人妖
”

则是三五成群
，

或坦露上身
，

摆弄着硕大的乳房
，

或千脆赤身亮相
，

只把下体略加遮掩
，

显示迷人的

身段
�

可叹小巷的尽头就是一幢新建的居民大楼
，

孩子们上学必经此处
，

也难免耳濡目染了
�

贫民住的板屋

分优越
。

特别是华人
，

在各个领域出人 头 地者颇

多
。

这里有一掷千金的高级华人俱乐部
，

有经营满

汉全席的高档中国饭店
，

还有中场弋弋的庙宇
、

园林

和豪华的私人别墅
�

难怪新加坡当位 贺 先生 说
�

“
我当年在北平念书

，

然后出国谋生
，

飘泊半世
，

走遍欧关各国
，

最后才选定新加坡定 居二这 里 没

有异国他乡的感觉
�

中国人在 这 里生 活 最合适

了
� ”

多谢一位同行一一新加坡的记者林小姐引路
， ‘

我才有机会看到新加坡华人生活的另一个侧面
。

这

天
，

林小姐冒雨驱车
，

载我来到牛车水唐人街的一

座木楼门前
�

沿着窄而陡的木楼走上去
，

是一间昏

暗的板屋
，

板屋两侧象火车一样搭成上下两层
，

侮

层又用板子隔成几个单铺
，

每个铺上住着一位华裔

老人
。

这些人无儿无女且又年老体衰
，

丧失生活能

力
，

每月靠政府救济几 十 元 新 币 �约合 人 民 币

�� 。元�度过余生
。

每个铺位要花十元左右租金
。

他

们决不能出外做工
，

哪怕是摆个烟摊或实旧报纸
，

被政府发现就会取消救济金
�

这里与近 在 咫 尺 的

高楼广厦
、

纸碎金迷的生活恍如隔 世
，

既 无 卫 生

设各
，

又无冷气煤 气
。

要 靠 拣 平的木柴 烧 火 做

饭
。

据说前不久有一间板尾失火
，

几位老 人 被烧

死
。

在新加坡的一个多月访问
，

给我们留下了十分

丰富的印象
�

我为海外华人能在异国他 乡 创 造 出

一个如此美丽富饶的国家感到由衷的喜悦
。

虽然我

作记者的职业习惯使我看到了新加坡 的 另 一 面
，

但这丝毫不能减弱我对约劳
、

纯朴的新加坡人民的

钦佩心情
。

新加坡经济繁荣
，

住房
、

就业
、

社会福利都十

，勺
、

一�践砂、 产�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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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是一个长长的几乎令她憋过去的长吻
。

卫长河终于吸懦着
，

听不清说些什么
，

睡去了
。

祁小白翻身
，

到了床的另一边
。

完了
。

她想
。

卫长河根本不是她需要的男人
。

她甚至从来就

没有真爱过他
，

和他结婚
，

她是瞎子摸象
。

一行泪水滑出… …

对不起了
，

长河
。

她是不会让这种痛苦跟随她的
，

哪怕是暂时的

跟随
。 �

她也不会再去找侯祺了
。

可是
，

她好难过
。

此刻
，

她是那么想侯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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